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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古诗词与音乐意境的美学统一

◎王娟
摘要：中国古典词诗发展与音乐自始保持着相生相伴的天然的血缘关系，如同诞生的孪生姐妹，两者处处交相辉映地

体现出“诗中有乐”、“乐中有诗”的融合境界。诗不仅是抒发个人的意志和情感的一种文体，同时又是通过歌唱以畅其

诗意的。远古人习惯把不合乐的称之为诗，合乐的称之为歌。现代一般将诗和歌并称为诗歌或诗。发展至今，仍能从它们

共有的形式，如节奏，韵律，抒情性等找出融合一体的关系。古诗词与古乐，古诗词与今乐的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其古诗

词和音乐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化意义和传承方式，也能洞悉诗、乐结合的意境表达中相互融通的美学思想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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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诗歌与音乐相通的美学追求

（一）精妙的语言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诗是用

最精妙的感官，表现最精妙的语言”。诗

歌的美正是通过这种精妙的语言——“诗

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或意境，深刻

反映生活或丰富的情感。

1. 精“炼”的文字

历代诗词人十分重视的就是“炼字”

了，流传着不少关于炼字的韵事。如贾岛

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诗句中的

“敲”字；杜甫的“桃花细逐杨花落”中

的“细逐”和“落”字；这些都是大家熟

知的，正如《春秋》里，语言精练的达到

“一字春秋”的程度，同样一个“杀”字，

表达各有不用，君杀臣子叫“诛”，臣杀

君主或子杀父母叫“弑”，可见古代文人

对文字的态度是十分严谨和考究的，真可

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当然炼字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达意”，如古琴曲《阳关

三迭》中的诗词也作歌词，为了“达意”，

诗与歌所需的语言精练的要求是统一的。

2. 声音的节奏感和旋律性

在人的生理方面，节奏是一种自然需

要和表达，如人体的呼吸、循环和代谢都

自成节奏，这种生理的节奏也会引起心理

的节奏，比如我们时常不知不觉地感受到

雨天屋檐滴水的单调一律的声响和人体心

脏的自然跳动的节奏仿佛是相应和的。再

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一连

十四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

凄惨惨戚戚，”实为绝唱，这既为诗也为

音乐，其特点并不仅在于字的意义而且在

于读音的节奏感和旋律性，这种节奏与来

自作者内心泣叹的声音节奏相吻合，恰好

达到表现深沉、婉曲的情感目的。当代人

将它改为歌曲传唱也是唾手可得、朗朗上

口，因为词的本身呈现出音乐性。

（二）意境

“诗有三境”，最早出自王昌龄的《诗

格》，《诗格》把意境、物境和情境并举

称“诗的三境”。诗中最为动人的应该是“意

境”，主旨蕴含在诗中耐人寻味地包含情、

理、意、韵、趣、味的美的因素，依赖物

质形象得以存在，同时又必须依赖人类心

灵之光的映射才能将它激活，没有心灵的

映射，就无所谓“意境”，甚至无所谓美。

1.“有我之境”，或称“借景抒情”。

诗人的强烈的主观感情对应外界景物，并

将融入其中，借助景物的形态、色彩、状

态等来抒发虚实相生、意与境偕、深邃幽

远的意志和情感。愉悦时景物都在愉悦，

悲伤时景物也都在悲伤。如韦庄的词：“香

满衣，云满路，鸾凤绕身飞舞”；《采薇》

歌曲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这些诗句和曲中的鸾凤、杨

柳、雨雪等，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情意，正

所谓“物皆着我之色彩”。

2.“无我之境”，或称触景生情：这

是诗人在未有什么情思意念的写作之前，

只是偶然遇见某种物景，突然有所顿悟，

于是一缕情思随景而生。如苏轼的《水调

歌头》中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从“朱阁”之门，到“绮户”之旁，

都是月有意而窥人，照见人没有睡意，中

秋月圆之下，让人“有恨”的是别离之时，

月亮反倒是圆了，正所谓“月圆人不圆”，

因此令人生恨。这“恨”全是月亮挑逗起

来的，并与月景交织在一起，情随景生，

构成意境。

二、古诗词与音乐的融合之美

将中国古典诗词写进现代音乐里并不

断传唱，这是助推古诗词文化向前发展的

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也是诗与乐高度融

合的需要。从音乐发展来看，古诗词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传承和发展儒家文

化成为当代及将来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将

中国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这无疑成

为普及和传承文化瑰宝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也揭示出诗、乐的美学统一性。

（一）审美需要的融合

从历史看，这种“理想的需要”是古

代人和现代人都有的，对于艺术的“需要”，

主要是因为艺术可以为人的身心自由创造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进行改造主客体世

界的更高一级的自我表现、自我创造、和

对现实的模仿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理想

中的“人的生命表现”的需要。《离骚》

的作者屈原说：“吾心不变而从俗”，以

此抒发情志，以获自由；李白从“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中，一抒对

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自

信。在诗中托物言志，是古人审美需要的

一种表达方式。今天诗歌与音乐依然能够

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当现代音乐

和古诗词结合创作出艺术作品时，我们深

切感受到：古今审美需要的大融合。在欣

赏歌曲《明月几时有》时，我们在诗文和

音乐共同制造的艺术情境中既可以与古人

一起感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的现实缺憾，也可获得“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的理想快慰。

（二）情感的融合

郭沫若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

由此看出，诗与乐的抒情性是相通的。

古人抒发情感为何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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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曲《涛声依旧》红

遍大江南北。此歌是根据唐代诗人张继的

一首《枫桥夜泊》改编的，诗人借景抒情，

抒发游子的离愁思乡之情。而改成歌曲《涛

声依旧》却是一首抒发男女情感的歌曲，

虽然与原文意旨有些不同，但原诗中的

“愁”情和歌中感怀人世沧桑，怀念旧人

的惆怅之情是相吻合的，故而能让人跨越

时空的界限与古人产生情感连接达到共鸣

的美感享受，可见，诗中的真情加上优美

的旋律，舒缓的节奏，的确让听者感到诗

情画意般浓郁醇厚的艺术享受。

（三）渗透传统诗乐的审美特质的

融合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必

然在艺术活动中，显示出有别于其他民族

而特有的审美选择和审美趣味。比如中国

人倾向虚静、淡雅，怡然自得的神韵，而

西方有的民族则追求浓烈激烈，狂欢醉舞

的迷狂，中国的观众往往因戏剧的“大团

圆”结局而获得审美满足；而西方一些国

家的观众常常接受主人悲惨、不幸命运的

强烈刺激等等。这些不同的审美指向导致

在一定历史阶段沉积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

的不同，而且其底蕴丰富、潜力强大，影

响至今。

1. 含蓄

含蓄美是中国古代诗歌作品突出的风

格特征之一，古今诗人与诗论家都十分重

视这一点，孔子评论《关雎》，说它“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讲究传统艺术中“温

柔敦厚”的含蓄美。严羽在《沧浪诗话》

里评价唐代诗歌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境界，这便是含蓄美的诠释。比较《涛声

依旧》和《枫桥夜泊》，我们也会发现，

原诗的意境很含蓄，四句诗全在写景，动

静结合，全诗均被月亮、鸟啼、霜、江枫、

渔火等意象包围，没有什么感情的抒发，

其实不然。诗人的“愁”绪全在写景中暗

暗寄托。四句中只有一个“愁”字隐藏其

中。通过大量写景，反衬内心的孤独。静

景与动景的对比，写出深秋夜晚的寂静与

内心不平静的对立，这种不平静的“愁”

情在作者内心世界里是激烈的，但表达上

却是那么含蓄，轻轻一个“愁”字带过而

已。在歌曲中，也能看到含蓄之美，歌词

中很少出现“情”的字眼，却句句饱含真

情，作者抒发的思想感情的方式并不直抒

胸臆，而是委婉地转移到具体的客观事物

的形象上，用浸润了感情色彩的具体事物

形象来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换言之就是

作者思想物化了，且不露出筋骨，却能达

到表达思想内涵的目的，在歌与诗的含蓄

里，感受意味深长的含蓄之美。

2.“团圆”情结

中华民族在长期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奋

争养成了优柔忍耐，迁回缓进的气质，形

成其遇事不慌，乐生安适的相对稳固的心

理状态，这种稳固的心理状态，导致了一

定层面上的审美指向。

有的如忠良从受害到昭雪，贤才从怀

才不遇到一鸣惊人，从善者蒙屈到清官申

冤，从爱情受阻而终成眷属等，“团圆”

的轨迹不断在中国民众心里反复上演，这

与中国民众传统的心理特质是和谐统一

的。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用艺术的“圆”来填补生活之“缺”，并

再次唤起潜在的乐观意识和调整好不平衡

的心态。在很多电视剧、戏曲中也常见到

“大团圆”性的结局，如果，当人们没有

看到剧中善良正直的人物得到善报，没有

回归到“团圆”的结局上，就会深感遗憾，

或不大痛快。

3. 虚静恬淡之风

虚静、恬淡是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风

格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美学追

求，在今天的艺术作品中仍备受推崇。从

诸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来看，国画一般

都是以留白作为背景，以至素净淡雅的纸

墨材料等，在纸上描绘出了与西洋画截然

不同的特色，如空、静、虚、幽、加上所

蕴含的作者的宇宙观、宇宙精神，空灵气

韵，往往使人感到境界空旷幽静、意蕴隽

永之感。

诗歌与音乐同样在风格上与书画也有

相同之处。唐代王维在《鹿柴》中描写：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其涛气韵空灵，富有幽清

静寂之美。《蒹葭》写道：“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秋水

迢迢，芦苇苍苍，魂牵伊人的风致嫣然，

在渺远虚惘的意境中渲染开来，伊人仿佛

尽在对岸却是咫尺天涯，倾慕之情、相思

之苦，嫣然在烟波浩渺间弥漫开来，情波

荡漾、水色迷离，只滤下一声纤尘不染的

轻声叹息绵延至今。这种与书画一样具有

虚静古雅风格的音乐作品也有很多，像《阳

关三迭》《念奴娇》《关雎》等。这种推

崇素朴恬淡的审美倾向在中国几千年的审

美实践中，始终没有放弃过直到今天仍不

衰退，因淡泊自然的精神是最符合中华民

族对艺术的审美要求。

4. 和谐

和谐是古代审美意识中一直为人所追

求、崇尚的理想境界。表现为音乐与人的

和谐以及音乐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

系。以唐诗《鸟鸣涧》为例，“人闲桂花

落，夜静春山空。”首句营造的是一片寂

无人声的春夜，芳花飘落的自然和谐的静

谧之境，到诗的最后一句：“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以动衬静地勾勒出一幅“鸟

鸣山更幽”的诗意图，诗人王维在整篇诗

句中，并未用一个“和”字，但若领其旨意，

则更能明白，全诗处处充溢着“和谐”。

自然的寂静与诗人内心的娴静是和谐一致

的。全诗虽旨在写景，却以动景反衬静景。

动静中顿生情趣，人与自然互为关照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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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育”理念下的
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与利用

◎陈娟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关于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有着明确的

表述：“创设有利于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为幼儿提供和制作适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引发和支持幼儿的主动活动。”

环境，是隐性的教育资源，是一个可以支持幼儿社会互动、探索与学习的“容

器”，在幼儿园课程实施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幼儿就

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展的。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主张。我园的环境创设就是在心

教育理念引领下，以儿童立场为中心，以人文和谐氛围为基调的“润心”环

境。在心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我们着力促建以幼儿为本的成长环境，以幼儿

为本体现在尊重与理解，了解与热爱，知其所想，知其所需，通过生动、直观、

有趣的环境以达到与幼儿心灵的会合、情感的共鸣和生命的唤醒。我们以润

心环境为基，力求环境育人，润物无声，使幼儿与环境对话，与材料互动，

在探究中学习与发展。

一、把安全、健康的理念融入环境，确保放心和安心

（一）创设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幼儿的安全和健康是家长最为关注的成长要素，也是幼儿园一切工作的

前提。幼儿园积极创设安全舒适的环境，安全上事事严格把关，做到人、物、

技同防。

一是做好安全防范。门卫室建立 110 报警系统，校园栏杆安装入侵报

警系统，幼儿出入园刷卡识别身份。二是提供舒适环境。各活动室安装空

气新风系统，让幼儿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配置温湿度计，实时

监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提高环境的舒适度。三是环境中渗透对幼儿的安

全教育，引导幼儿在环境中学会自我保护，如“上下楼梯图示及儿歌、正

确洗手七步骤、礼貌用语一起说、安全我知道、面对陌生人、马路上的车”

等。针对新冠病毒，我们设置了“病毒我知道”“病毒来了我不怕”“预

防病毒我最棒”板块，让幼儿更直观了解病毒的由来、预防措施及集体生

活的防护办法，让幼儿在丰富的环境中学会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健康、

快乐地成长每一天。

（二）创设自然童趣的游戏环境

合力利用资源，打造最自然、最自由的探索活动空间，有废旧轮胎打磨

的趣味秋千，有充满魔力的秘密树屋，有散发着太阳气息的沙池，有神秘的

探险山洞，每一处都是孩子放飞自我的好地方。快乐城堡可以锻炼攀登、钻

爬、跳跃等运动技能，长龙索道更是考验臂力和锻炼胆量的终极游戏。投掷

区根据孩子的身高设置不同高度的篮筐，孩子在投掷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手

眼协调能力，也锻炼了大肌肉灵活度和力量。种植区保留最原始的泥土给孩

子，让他们一起观察种子的栽种、植物的生长、果子的成熟。在劳动和体验中，

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生命的美好。为孩子提供富有童趣的游戏场所，

将每一寸空间最大优化，实现其教育价值。

证法的平衡与和谐得以体现。亦如古琴曲《关

山月》所表现的守边战士于月白风清之际，动

无穷之幽趣的情愫如出一辙。

纵观古今，诗与乐的美学价值是不可估量

的，诗与乐紧密联系，它们在审美上是和谐统

一的。这种和谐与统一依然能从当下的诗歌音

乐中寻觅到，我们把古诗词变为现代音乐作品

中的歌词传唱，无疑对古诗词文化的传承以及

让古诗词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起到不可

替代的作用。有人说“歌是诗的翅膀”。由此

贴切的比喻表明，“诗只有插上音乐的翅膀才

能四处飞扬”，否则很难说得上具有强有力的

生命力，既然如此何不让音乐载着诗歌，向未

来文明自由飞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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